
向大师致敬与古人对话

钱选《浮玉山居图》（左）与陆亮《灰岛》（右）

初见此作是在上海博物馆的宋元名画大展上。元代的绘

画除赵孟頫外最喜欢的就是钱舜举了。得宋人气息却又加

进去一些设计的古拙味，而更显现代化。记得那山石树木

的质感有如蝴蝶翅膀上的鳞片。

在画煤堆时会自然将山水（董源或黄公望）的理路带出来。

Uta Barth <Untitled>（上）

与陆亮对西方当代摄影进行

借鉴的《绿色房间》（下）

爱德华·霍珀 《海边的房间》

（上）与陆亮向大师致敬的《下

午三点一刻》（下）

塞尚的《苹果与橙子》（左）背景衬布与

《虎跑梦泉》（右）山石的对比

维米尔《倒牛奶的女仆》（左）面包与

水果罐上那些闪烁的点与《煤库》（右）

的塑造方式是一体的

宋人花鸟与砖碓局部

最早习画开始画的就是工笔花鸟，因为

是自学，好上手。母亲爱绣花便央我画

图样，这是缘起吧？宋人花鸟成为一种

样式，而在这样式形成之初充满了对自

然形态的归纳整理。如此画之虫眼残

破之美被处理的如此委婉动人。当然

它是用来映衬果熟莺喜的夏末情态。

砖碓里的很多处理方法，包括肌理，平

面的叠压关系，物体边缘的阴影变化颇

似宋人花鸟。



屠龟与夜牧 砖堆 煤库 夜路－柳树 黄昏中的广告牌 ｜ 夜路－隔墙

老婆怀孕了，新生命即将诞生，我们常去潮白河边遛弯，便遇见

这堆砖，象一个过往破碎的梦。这让我想起弗里德里希的《冰山

沉船》一画。

高耸空旷的黑色空间，煤晶退在远处闪烁，煤山几被掏空，剩下起伏连绵的浅浅一带，颇似董源的山水，

充满古意。几个工人推着车进来拉煤，在冲我嘿嘿的傻笑中，我突然感到一种莫可言喻的巨大绝望。

弗里德里希《冰山沉船》

陆亮拍摄的砖碓

陆亮拍摄的燕郊海洋石油局大院煤库

照片资料局部（上）与油画局部（下）对比

照片局部（上）与油画局部（下）对比

我找到了一种不断挖掘照片的方式，就像爱因斯坦发现了核裂变，

照片只是我曾亲历的物证。

2010 年暑假在中央美术学院，距开始已第四年了 2008 年黑桥工作室

我就是这样，走在回工作室的路上。突然撞见

这柳树。叶子上都是灰，因为边上就有工地，

地上也尽是石子儿和土疙瘩。这倒是一条富

有现时中国特色的很当代的路！

这柳树就这样灰突突的呈现在我面前。夏季

晚风轻抚，是李嵩么，还是南宋的哪位画家，

我想起那宋画中的柳和柳叶间和煦甜美的风，

而非这眼前蒙着灰的柳！这柳生而不幸呢！

这是一条令人压抑迷惘的夜路，尽头的黑暗

叫人窒息，有如梦中孤立无助恰又危机四伏，

清晰的只是这车灯光所及之处。那光所及的

一切，空气中是尘。那柳叶也似乎是干燥发炎

的，象上了火的嘴角，一动就痛。

我就像是在描绘一个谎言。

Edward·Ruscha

 《Standard Oil Station, Amarillo, Texas》

我知道那荒野就在那墙后头。

抽象绘画给我的启发：无所谓“成功”，

便不会有“失败”，只是色层的堆积、交错，

只是绘画的过程。

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上左）黄公望《富春山居图》（上右）

与油画局部（下）对比

把一个工业制品弄的像古画一样可以寄怀。

陆亮的墙与维米尔的墙 莫奈的柳与陆亮的柳

南宋马麟《荷香清夏图卷》（之一）的柳

宋《花卉四段卷之三》（左）与《砖碓》

局部（右）对比

 “你走過林立的高樓大廈穿過那些擁擠的人，望著一個現

代化的都市泛起一片水銀燈，突然想起了遙遠的過去未曾

實現的夢……”  罗大佑《未来的主人翁》

《焚》小稿，布面油画

北京望京周边的楼群

照片局部（上）与油画局部（下）对比

夜牧，布面油画，210×280cm，2006

屠龟，布面油画，210×280cm，2005.5-6 焚 布面油画，250×140cm ，2005 布面油画，200×360cm   三联幅，2007   布面油画，286×480cm，2006-2010  布面油画，60×90cm，2009   夜路－隔墙，布面油画，170×110cm，2013 － 2014

黄昏中的广告牌，布面油画，170×110cm，2013 安全通道，布面油画，216×388cm，2012 年 9 月 -2013 年 

夜路－雾霾，布面油画，216×388cm，2013 年 8 月 - 今安全通道 ｜ 夜路－雾霾（未完成）

直到 7.21 特大暴雨之后，才获得了描绘它的理由。

2012 年 7 月 21 日北京的一场暴雨致使 79 人死亡

夜路－雾霾起稿阶段 夜路－安全通道两年间的过程稿

照片局部（上）与油画局部（下）对比



虎跑梦泉 吴哥的沼泽浴火的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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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环境一点都没变，象一个时间的胶囊。 虽然画的是吴哥的沼泽，实际是身边无解的现实。

蒙克的《病孩》（左）与陆亮的《浴火的老者》（右）剪报

草稿 丙烯稿

我出生在上海郊区一个普通的家庭，爸

爸是复员的军人，妈妈是乡村教师。整

个童年仅有的两次旅行经验就是一次

杭州、一次苏州。他们后来也成为我人

生中逗留成长的地方。这也是我画“虎

跑梦泉”的一个因缘。

起稿阶段

草稿

塞尚的山石与陆亮的山石

这山岩后是弘一法师的墓弗里德里希《古英雄墓》在梳理山石的过程中受到了波斯艺术

的影响

李成的山石与陆亮的山石

越来越害怕回上海过寒假了。就像这古

画中萧瑟的江南。吴哥的沼泽也是画

的冬天，柬埔寨的冬天，虽然似乎满眼

葱绿。
过程中的《吴哥的沼泽》，2011 年 6 月－ 2013 年

布面油画，286×480cm，2011 年 6 月 -2013布面油画，520×316cm，2012 年 3 月－ 2013 年 12 月布面油画，60×90cm，2009-2011



这里原是南湖渠砖场的职工影院，环境简陋。

观众大多是民工，散场时水泥地上厚厚的瓜子

壳像一层地毯。一次散步时透过玻璃门朝里张

望，里屋还亮着黄光好像有人住着。厅里的迎

客松气势依然那么正，挺立着，看久了让人直想

哭。墙角一排水池子应是后来修的，它们似乎没

有原先就存在的理由。水泥地是最老的那种，

被反复踩踏得泛出油光光的微绿色，像玉一样

润。后来在画里那也是我反反复复精心调校的

地方。

开始画时，电影院还没拆。再去时，那已是小山

似的一座砖堆了！一辆工程车耷拉着机械臂疲

劳地趴在那堆砖上。我只剩下照片来帮助回忆，

画我印象里的老式日光灯，正气的枯笔迎客松，

温润如玉的老水泥地。


